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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

《资本论》的通俗版和普及版

［德］罗尔夫·黑克尔 著 朱 毅 译

!"## 年 $ 月 !% 日上午，中央编译局马恩
列斯著作编译部举办 !"## 年第 & 期马列著
作编译论坛，德国著名马恩著作编辑学家、
’()*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·黑克尔教
授作题为《〈资本论〉的通俗版和普及版》的
报告。此次报告是黑克尔教授的系列讲座
“《资本论》的产生、编辑及传播史”的第四
讲，即最后一讲。黑克尔教授在报告中分别
介绍了莫斯特和考茨基的《资本论》通俗版、
考茨基和粱赞诺夫的《资本论》普及版以及莫
斯科马列研究院的《资本论》普及版的编辑过
程和主要特点。

《资本论》第 #卷出版之后，一再有人尝试
用一种更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的形式来阐

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难题。恩格斯曾请马克
思用“教学”法叙述研究的对象，尤其是第一篇
《货币与资本》。《资本论》德文第 ! 版尽管对
篇章结构进行了细化，但对于该书的读者群，

即工人来说，仍然很难理解，这样便产生了对
《资本论》予以概述或进行简单阐释的书籍。
第一个出版题为《〈资本论〉浅说》



现，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，有些地方甚至需要

重写，而这是脚注无法办到的。马克思虽然
承担了这个任务，但他从一开始就明白，在这

个修订版出版时，不能署他的名字。马克思
在给国际工人协会会员、当时定居纽约的弗
里德里希·阿道夫·左尔格的几封信中曾抱
怨说，印刷工作太慢，特别是这个版本中的印

刷错误太多。有马克思手迹的一本保存下来
了，上面有马克思修改的墨迹 +- 处。
当然，马克思对该书的内容还是满意的，

因为几年之后他同意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在美

国出版。奥托·魏德迈的英译本 #&%% 年 #!
月 +" 日—#&%& 年 + 月 #" 日第一次在美国的
周刊《劳动旗帜》上分 ## 篇连载。#&%& 年 &
月这本著作以《卡尔·马克思〈资本论〉摘
要》为标题作为小册子匿名出版。
这本小册子的内部结构基本依据《资本

论》的各篇。莫斯特在划分章节时所依据的
原则是“最大程度地根据理解的需要来进
行”。《摘要》具有特色，首先是因为详细选录
了《资本论》第 # 卷中的重要段落或进行了概
括性复述。莫斯特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简要
的和鼓动性的叙述时，没有引用“描述工人阶
级状况的大量材料”!，



将“所有外文名称和引文翻译成德文，在注释
中要继续沿用马克思的论断，例如有关工人

的保护。这个版本应编制一个索引、撰写一
篇附带有人物生平的序言和一篇《资本论》第
# 卷导读



陷入停滞。
在人员重组过程中，德国人卡尔·施米

特成为《资本论》这一版本的责任编辑。#.+!
年 $ 月，《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》发表了施
米特为考茨基编辑的《资本论》两卷本袖珍版
所写的书评，对“社会民主党的歪曲行为”提
出了尖锐批评。这篇书评是莫斯科普及版在
准备阶段对社会民主党编辑的马克思著作以

及其他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发起的系列宣传攻

势的一个重要的部分。施米特可能接受了这
样的任务: 为批判梁赞诺夫进一步找寻把柄。
当时梁赞诺夫已被扣上叛党的大帽子，说他

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将那些揭露卡尔·考
茨基思想状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藏而不

发。施米特声称，卡尔·考茨基编辑的版本
“为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利益，试图对
马克思的著作断章取义，甚至有意歪曲”。他
说，对付这种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歪曲

和交易，莫斯科的《资本论》普及版将是一个
有力的武器。%

考茨基的版本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

院的版本在计划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。考茨
基最初只计划和设想出版《资本论》第 # 卷的
普及版，以此结束自己对马克思著作的编辑

工作。考茨基这样编辑有较为可靠的原因:
马克思审定后出版的第 # 卷不是一个版本，
而是三个版本。由于普及版不可能作出综合
性的叙述，因而以马克思审定的德文最后一

版即德文第 ! 版，而不是以马克思打算审定
的下一版为依据，是合理的; 对于这个想象中

的德文版，恩格斯用自己编辑的德文第 + 版
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模式。同样，采用法文版
中的一些段落，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已经证实，

由于法文版独立的科学价值，马克思原就打

算将这些段落收入新的德文版。因此，我们
不能指责考茨基对文本的选择具有随意性或

者说他的抉择是对恩格斯的否定。
考茨基编辑的《资本论》第 ! 卷和第 + 卷

的普及版是后来才完成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在

#.#, 年考虑的只是第 # 卷的普及版，但他在

准备第 ! 卷和第 + 卷的时候，只能二者择一，
要么以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，要么从头再来，

也就是重新编辑马克思的手稿。而莫斯科则
计划把《资本论》



的普及版没有收录两篇增补中的任何一篇; 因

为考茨基认为，对于普及版来说，将恩格斯

#&.,年的文章与马克思的手稿相提并论，没有
意义，考茨基显然也没有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编

辑材料，否则他就会发现《交易所》。至于《价
值规律和利润率》这一篇，他是在伯恩施坦
#&.$年将它发表于《新时代》上以后知道的。
考茨基只适度地收录马克思的文稿，这

被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理解为，

他一方面试图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，另一方

面试图割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。读者得到
的解释是，《交易所》这篇文章很重要，是向列
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的“直接”过渡，而且
恩格斯与列宁两人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

惊人的一致:“恩格斯( 不是像考茨基、希法亭
和伦纳支等人一样从流通出发) ，而是像后来

的列宁一样，


